
 

亦安畫廊 aura gallery 
http://www.aura-art.com 

 

譚軍：我畫畫是在做極限運動 
文：斐剛 
 
2014年 1月 6日雅昌圓桌之「柒舍雅集當代中國畫研究」第六回來到了南京，此次柒舍雅集
有幸邀請到江蘇省國畫院院長，南京藝術學院、中國藝術研究院、博士生導師，中國美術家協

會理事，江蘇美術家協會副主席周京新。前幾回「柒舍雅集」從 70後水墨藝術家群體的創作
和思考中梳理出當代水墨發展在這一時期的「視覺證據」，以及與當下所處的文化背景是一種

怎樣的關係;從每位藝術家個案逐一展開討論，展現每個藝術家如何形成今天的繪畫面貌，分
析作品與現實之間的關係，以便通過對每位藝術家個案，對 70後的多元性和復雜特徵進行解
析;以「繼承、融通、創新、拓展」為藝術宗旨，積極進行中國畫創作實踐與學術研究，開展
學術性、專題性、研究性的展覽和交流活動，在師承前輩中國畫家藝術探索的基礎上，不斷推

動中國畫藝術的演進、革新與發展，努力實現新時代中國畫的文化夢;並從 50年代、70年代藝
術家各自的創作體驗為線索，呈現「心像」對照「語言」，「歷史」相對「地緣」等等對於當代

藝術家水墨創作流變的體驗，從每個人的創作實踐出發交流、碰撞；此次「柒舍雅集」從水墨

與筆墨之間的關係展開，從歷史的緯度去觀察何謂「水墨」 、「筆墨」。 
 
譚軍不僅深諳紙本的水墨作品，還不斷的實驗、探索水墨的邊界，以綜合材料的方式表達水墨

的精神趣味，譚軍常常把宣紙的紙泥重新附著於布面加以渲染勾勒的方法，創作出另外一種面

貌的綜合材料的水墨作品。他在這種嘗試中獲得滿足和自己的幸福感。同時便產生了互為推進

的創作態勢，譚軍的作品才顯現出深厚的水墨功夫和精到的水墨意趣，同時又給觀者強烈的時

代感和介入現實的當代性。 
 
在此次研討中他對自己的創作方法有這樣的闡述：「筆墨、水墨，我自己從本科到研究生階段

都在臨摹、學習。這種過程是一個訓練、是一個學習，就好像要練一個基本功之後再去做點兒

自己想做的事情，我們小時候吃飯你得會使筷子吧。 
 
其實好多東西，中國的東西，已經不需要我們去想是不是要堅持，實際上已經在我身上了，可

以不用去在意它，它會很自然地流露出來。更多的時候我也是在向前看，向未來看，中國畫

（或者說筆墨、水墨）這些概念在我身上只是一個參照，我曾經從那出發，我在往前走。那個

東西是一個參照，往更遠的一個目標走就知道你在進步，至少沒在退回到來的地方。 

很多時候我更關注的是整個世界，把原來的起點也變成了一個更大的平台中的某一個點，所有

的東西都重新擺在一起成為一個起點，等於說所有的東西都會變成新起點，變成建立真正個人

東西、獨立新個體的起點。 
 
現在很多人強調文化認同、身份認同、作為中國人的認同或者作為東方藝術的認同，這些對我

來講似乎都不存在，對我而言存在的是「我個人的繪畫」。我現存的世界中能夠接觸到的，包

括現實的、虛擬的，也包括非圖片類的、圖像類的、影像的、文學的、音樂的，這些都給我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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畫的靈感，我不會也不必去想這些靈感來自於哪裡、哪個文化背景。我願意從很龐雜的信息庫

裡找不同的閃亮的東西，找這些東西跟我的關聯。 
 
我不在乎真的將來能做到哪一步，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侷限，但我願意盡最大的努力去突破

侷限。我在自己的文章裡寫過，我自己把生存當作一種極限運動，我畫畫是在做極限運動，我

活著也是在做極限運動。因為我覺得活著，作為一個生命體存活下去，有很多事情要面對，是

一個很危險的過程。 
 
畫畫也是一樣的，「有難度地畫畫」是我給自己的設定，總讓自己覺得不敢畫，明明是一個很

擅長的事情，放棄掉，去做對自己來說有難度的事情，挑戰自己，總是挑戰自己，無論是從語

言方面還是內容的表達方面。 
 
畫畫是我最喜歡的事情，我必須不斷地從裡頭獲得一種心理補償，讓我感覺到幸福和滿足，我

才願意去做。我特別珍視畫畫，對我來講畫畫比其他所有的事情都要來得寶貴，而且這裡頭是

非常適合去冒險的，思想的冒險，思想上的挑戰極限，讓我興奮，又給我安慰和一種幸福感的

補償。 
 
其實我把畫畫當作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不是去考慮解決文化、藝術這種概念的事情，而是當作一

件很個人化的事情來做。好多時候水墨、筆墨自然會在我身上體現出來，畢竟我是從那麼多年

的訓練中走過來的，但我不願意追究到底是什麼東西、是哪一部分呈現在我的畫面中，這對我

來講很不重要。我在這個畫面中間滿足了，有那麼一刻我特別幸福就可以了，當然我自己很克

制，不求總是幸福。幸福要是來得太猛了、突然一下子，會很高興，老來就不行。如果總是幸

福其實對幸福的感受力就會降低，要知道痛苦才知道真正的幸福。」 
  




